从壮乡歌谣看地方性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以师宗县五龙乡为例

（曲靖师范学院 张更生）（六盘水师范学院 李建富）

云南壮族和广西壮族同源，是我国历史上较悠久的一个民族。云南壮族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经济的相互碰撞，经过千百年的繁衍，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灿烂丰富的地方性音乐文化。曲靖市师宗县五龙壮族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五龙壮族乡位于师宗县东南部，东与罗平县接壤、南与高良乡隔江相望、西与龙庆乡毗邻、北接丹凤镇，是师宗县三个民族乡之一。五龙壮族，主要聚居于五龙两条流进南盘江的河流沿岸，所居住的地方翠竹茂密、山高谷深、草木葱郁。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为壮族文化的地理与地方性特征提供了场域，也为它们提供了生成、存在和交流的理由。作为壮族民众人文情感记忆的重要载体，民俗节日即成为壮族各类民间歌舞形态汇集的重要文化空间和传播的“媒材”，始终在影响着壮族民众对现实的体验与认识，作为一种显在的文化符号，壮族歌谣便是我们关注和了解该地方性文化的一个重要入口。

五龙乡的壮族歌谣几乎都被当地人称为“小调”，但据笔者多年的跟踪调查，人们在宗教祭祀时所用曲调与平时休闲娱乐、婚礼、部分节日的曲调还是有明显差别。在此，笔者分别从“古歌之开天辟地歌”、“祭祀歌曲”、“壮族小调”三个方面来阐述其传承与变迁中的音乐文化特征。

一、古歌——开天辟地歌

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由来传说，五龙乡的壮族也不例外。人们一代又一代传送的目的是为了让族人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从而该走向何方。他们的开天辟地歌这样唱道：“盘古开天辟地后，大地上有很多人，突然有一年，洪水即将淹没整个人世间……葫芦飘到了岸边，两兄妹从葫芦里钻出来……葫芦兄妹结婚了，生下不男不女的阴阳孩子……抱洛驮来了，将孩子剁成肉粒子……撒落在平原、坝子的是汉族；滚到山沟的是苗族；落在山顶的是彝族；掉在江河边的是壮族……”

    “抱摩”在唱诵的时候，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通俗的唱词和朴实的文字，叙述了古老的神话传说，同时用独有的旋律赞美了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勤劳朴实、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可见：壮族古歌是壮乡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苍凉古朴的声音深露着族人热切的生命欲望和追求情感归依的坚韧心向。

二、祭祀歌曲

五龙壮族的祭祀节日很多，有祭“老人房”、三月三、祭祀山神、尝新节等。

三月三来源于壮族传统的农耕习俗。自古以来，壮族居住的地方土地平整、暖湿适中，是种植稻谷、甘蔗、玉米、棉花、大小麦等农作物的好地方。据说三月三种植棉花，所收获的棉花就会如星星般洁白，而其它时节种植的农作物就不会有收成，于是，壮族的祖先就把农历三月初三确定为壮族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道：“……洪水淹没我稻田，淹得禾苗黄如蜡……让它百日长百棵，今日临时支张桌，桌上垫层青树叶，不知哥和神要啥……今日祭你一只鸡，祭你求你保苗发，让禾苗绿如河边苔，……肌肉鸭肉摆上桌，祭了让苗绿如草，祭了让苗节节高，让苗十天变十样，让苗一天比一天好。”

祭“老人房”是壮族一个传统的宗教仪式，是为了让后人不忘祖宗，永远孝敬老人。壮族不论搬迁到什么地方，都要在村里最神秘的地方建一座小房子，作为本村的“老人房”。五龙壮族祭祀“老人房”，一般每年祭祀两次，第一次隆重，全村轮流参与，第二次只是主族祭祀，仪式较为简单。祭祀时，专职“抱摩”吟诵到“东方抱典朋、抱孟扳；南方抱典朋、抱孟扳；西方抱典朋、抱孟扳；北方抱典朋、抱孟扳；中央东方抱典朋、抱孟扳；东请东坐，南来南做，西请西坐，北来北坐，中央请来莲花座位。一献、二献、三献圆满……并保佑村寨人丁兴旺、身体健康……多谢神恩！”（“抱典朋”、“抱孟扳”是指五方无土护村护寨的王神老爷爷。）

壮族人民相信世间万物有灵，他们敬畏神灵，敬畏自然，尊重土地，珍惜水源。因为，壮族的祖先知道，只有和世间万物和谐相处，不随意破坏自然，五谷才能丰收，才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壮族很多的节日都有祭祀山神的仪式。因为各村寨神山多少不一致，神山的方位也不一样，神山的名称各有特色，祭祀的方式和世间都有所不同。五龙祭祀山神一般是在五月和六月，每年五月虎日的第一天，“抱摩”摆放好祭品，吟诵到：“今日吉，今日利，今日祭山神，请到土地公，请到土地婆……杀猪鸡祭你，宰牛羊祭你，请你没白请，禾苗不受瘟灾害，再请你保佑，保消灭免难，虎豹不入境，保我寨平安……”

宗教仪式的定义为人类与非人类之代理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而音乐在这里就起到一种通神的作用，祭祀是为礼，而祭礼必定有仪式，仪式中必用乐。族人怀有一颗虔诚的心，在仪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程序都认真和严肃去吟唱，这也正体现出了仪式音乐的一种桥梁作用。神在壮族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位置，人们认为在祭祀时所吟唱的旋律和唱词如果有任何改动，都视为是对神的不敬，也必将遭到神的惩罚，因此，在其吟唱过程中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在壮族三月三、祭“老人房”、祭山神等仪式行为中，我们能体会到神在壮族人们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因此，敬神、娱神都是非常庄重以及严肃的事情，先民创造出了神，人要求得神的护佑，后人就要敬神，这是不能随便的，这也是祭祀音乐能一直保持不变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仪式音乐中，为了表达族人对神内心的敬仰与虔诚，“抱摩”的歌声低沉而柔和，既像吟唱，又像叙说，极富神秘而庄重的色彩，同时，音乐的音域一般都只在八度范围内，没有大跳和太大的起伏。壮族的祭祀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共存，节奏、声音、曲调都是随着仪式的过程、内容的改变而变化，大多以吟诵为主，但伴随着不同仪式音乐旋律的各种附有寓意的舞蹈、手势等符号化过程，使整个祭祀活动都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作为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在祭祀仪式中，都怀有一颗虔诚的心在向神唱诉，通过这种方式同神打交道，或求神帮助、或求神饶恕，从而达到某种心里需求的满足。
三、壮族“小调”

五龙地区的壮族歌谣，一般都统称为壮族小调。据村里的老一辈人介绍，村寨中的人们，无论男女，从四五岁的童年时代就要开始学唱小调，一般都是父教子，母教女，形成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传帮带习俗。在寨子里，无论上山砍柴，下地种田，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或是青年男女间的社交恋爱等等，都是通过对唱小调来表情达意，对唱小调成为当地壮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五龙壮族小调主要有生活歌、婚礼歌、丧歌、赞房歌、情歌等，歌曲内容大都是围绕农作物、丰收情况、爱情及婚丧等对唱，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调式众多，表现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五龙小调中的生活歌之一：凡人听我说耕牛，世间最苦是耕牛，春夏秋冬多用力，四时辛苦不曾休，卖给屠户作菜牛，犁耳背上千斤重，嚼着草料眼流泪，田中无水拖不动，鞭落身上乱打抽，只望辰时来放我……阎王殿上诉耕牛，敲骨吸髓都卖尽，留下头蹄无人收，不知与他有何仇，皮子拿去蒙古打，惊天动地鬼神愁。该首歌曲为《耕牛歌》，从歌词可以看出壮族人民曾经生活的苦难与艰辛，以及对现实不满的抗争意识。

酒是壮族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无酒不成桌，无酒不成歌”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因此，各种酿酒歌、敬酒歌、饮酒歌数不胜数。下面以其中一首酿酒歌为例：寨子里有三十户人家，村子里有三十个妇人，天天相约去挖草药，挖来草药做酒籼……河里鱼儿往上游，拿到达源州清洗，达源州鱼被闹翻，舂成酒药剂，择吉日蒸糯米，选卯日煮酒……酿成的酒啊，为酒味像辣胡椒一样辣，酒醇像草果味……喝两口就醉，如同三代佳液，饮两杯可醉倒……

婚丧嫁娶中壮族的习俗也是多不胜数，而通过小调来传情达意是自古以来人们传授生活经验和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以婚礼歌中的《祝新娘拜堂调》为例：堂上祖父母，得儿来管粮，得媳来持家，酿酒会发热……安家瑶丰贵，坐家要吉利，养鸭要满坝，养牛马要发，种棉花要白，种豆豆要结……黄金进屋里，白银滚滚来……会生男生女，男女都是人，生女接母班，生男继父业。

情歌类小调是五龙壮族最丰富多彩和最具影响力的壮族小调，在青年男女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类歌词一般都是借物抒情，即兴发挥；调式纷繁复杂，往往依字行腔。如《以死求爱》：只要阿哥不变心，我死变成高山树，站在山头望哥哥，死后变成神山鬼……走到阴间等阿哥……何日见妹来，不知天和地，从明日开始，不知妹想谁，不见桃树浆，不见桃花开，难见好妹来……想妹难咽饭，何日见妹来。《深情似河长》：冬日树叶黄，腊月叶落光，正月树发芽，芽尖像鸟嘴……催苔儿发绿，催人儿放牧，催众人洗井，催苗又催树，催河边树长，小秧长得欢，河水年年流，时时念着你，河水时时淌，深情似河长。

从五龙壮族歌谣的歌词来看，它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了族人聪明善良、勤劳好歌、乐观向上的民族特征，展示了壮族几千年来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是壮族人民生活经验、思想意识和艺术智慧的集中反映。

从“开天辟地歌”、“祭祀歌曲”的旋律和唱词中可以看出，它保存了壮族传统仪式音乐形式的中心特征，在整个式音乐中都体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特点，这表明仪式音乐本身离不开孕育它的地方社会和区域，蕴含着当地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特征，印证了本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族群认同感。而壮族小调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变迁，不仅体现在旋律上，更表现在歌词的贴近生活和与时俱进上。从壮族小调的发展与繁荣可以看出，它紧贴普通民众的草根生活，反映着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它诞生于民族聚居的地方性自然和文化生态中，它扎根于所产生的地域，反映了族人在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发展状态和生活方式，是对当地社会文化情景某种程度的映照和折射。壮族小调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变化，是与当今人们生活实践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当今五龙发展旅游经济、展示民族文化特色为根本目的一系列活动，则是壮族小调从原生到创生的外在诱因。民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演绎，他们是自己传统习俗的传播者和延续者，出于创生性的壮族小调，无论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还是顺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脱变，我们都希望它能继续按照本族人们的心理意愿去传承属于自己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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